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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回第二十回  獨留青塚向黃昏獨留青塚向黃昏

　　二人雖然萍水相逢，然而杏姑見他坐懷不亂，又是左一句「任憑姑娘處置」，右一句「我們倆的事慢慢來」，她有感而發：

「我老說男女不平等，聽了你一番話，老實說，我就沒有這種雅量！好吧，快隨我來，再晚可能就來不及了。」　　杏姑帶著文祥

剛轉過山頭，就聽得前面人聲鼎沸，她探頭一看，不遠處還有火光閃爍。杏姑機警地將文祥拉住，閃開正路，躲到一邊。

　　杏姑慎重地說：「文哥，我可是把這一輩子都交給你啦！桃姐已經是四法王的人了，他要是知道大法王被拘禁了，可就要大興

風浪了。我選了你這一邊，蠱我也不放啦，今後會怎樣誰也不知道，但是千萬別讓我落入我兩個姐姐手中。問題是，萬一我們離散

了，我該到哪裡去找你呢？」

　　文祥握住那纖纖玉手，心中無限感慨。自己四海為家，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落腳處：「我沒有家，請相信我，妳只要告訴電

腦，就一定找得到我。」

　　眼看來人更近了，杏姑拉著文祥，以樹叢掩護，慢慢繞到來人的後方，兩人躲在一棵合抱的大樹後面，仔細觀看追兵。

　　追者大約有十來個人，各執火把及器械，陸續向山頭走去。杏姑等他們走遠了，這才帶著文祥，從山道一路迴旋下行，來到一

處磯石巉屼的河邊。兩人剛走到一塊大石頭旁，就聽到前面有尖銳的人聲，好像正在爭吵。杏姑忙拉著文祥，二人輕悄悄地繞過石

頭，文祥伸頭一探，前面是個高穹明敞的巖穴，裡面燈火耀動，桃姑正指著李姑大聲叫罵：「賤貨！現在怎麼辦？妳的氣出完了

吧！」

　　「哼！跟妳生氣？犯不著！」是李姑的聲音。

　　杏姑輕輕附耳對文祥說：「一定是大姐生氣了，可能是二姐把人給放了，二姐一直對那個男的有興趣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是一男一女？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你不是知道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男的穿件白褲子？女的穿件紅衣裳？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不是。那男的穿紅色衣服，女的穿綠的。」

　　文祥心上一塊大石才算放了下來。

　　洞裡兩人互罵了一會，李姑顯然有點後悔，這時竟然哭了起來。

　　桃姑說：「好妹妹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我知道妳喜歡他，放了就放了。反正那小子說大法王已被拘禁了，等四法王回來，我就

推說被敵人救走了。」

　　李姑哭著說：「真的，真的是被人救走的！」

　　桃姑說：「好！好！就算是吧！」

　　李姑說：「妳怎麼從來不相信我？」

　　桃姑說：「要我相信，妳總得證明給我看呀！」

　　李姑急著說：「我發誓！不是我放的！」

　　桃姑說：「妳想想，妳發過多少誓？不要再騙我了。」

　　李姑說：「姐姐，這次我說的是實話！」

　　桃姑說：「好，我相信妳！我們快去找小妹，這麼久了，她也該回來了，我真不該把她一個人丟在那裡！」

　　突然半空傳來一陣呼嘯之聲，這聲音文祥在火星上曾聽過，李不俗就是在這毛骨悚然的嘯聲下失去本性的。

　　杏姑緊緊捏著文祥的手，將他拉到一個陰暗的角落，說：「四法王回來了，這一帶我很熟，要逃還來得及。」

　　文娃突然對文祥說：「那兩個人已經逃走了，這裡的事你看著辦，辦完了快點回去，旅館有人等你。」

　　文祥便對杏姑說：「那我們走吧！」

　　杏姑在前帶路，儘找些幽冥的小徑，不久就繞到一個小河邊。文祥的生理習慣了月球上的重力環境，雖有重力鞋的調整，到底

有些差異，再加上一天的奔波，他早就累了，一路喘氣不已。杏姑憐憫地望著他，說：「來，休息一會，這邊沒有危險了。」

　　她看看周遭，選了一塊較乾淨的石頭，用裙襬揩得乾乾的，再拉文祥坐下。等文祥坐定了，她才坐在他的腳邊，替他脫鞋、揉

腳。

　　文祥過意不去，止住她說：「我沒有那樣嬌嫩，妳也上來坐坐吧！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我們祖先說，男人腳下有氣，越揉越發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不要發，人一發就賤了。」

　　杏姑把臉貼在文祥腳上，親了親說：「可是我希望你發，再說，這樣我高興。」

　　文祥笑說：「男人發了要作怪的。」

　　杏姑歎道：「那有什麼辦法？所以我們女人只好養蠱了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有用嗎？」

　　杏姑微微一笑，說：「老實告訴你吧！什麼蠱？那是騙人的。」

　　文祥得意地說：「那妳不怕我跑了？」

　　杏姑神色黯然地說：「你真要跑，還有什麼可以拴得住呢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樣說不公平，好像都是男人花心，那妳姐姐呢？」

　　杏姑搖頭說：「我姐姐本來也是個痴心人，但是男人傷透了她的心。現在只有我們姐妹三個相依為命……唉，現在只剩下她們
兩個了……」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父母呢？」

　　杏姑低下頭去，半晌才說：「可以說是死了吧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可以說？有什麼不可說的？」

　　杏姑抬起頭來，眼中泛著淚珠，她望著文祥，過了一會，好像下定決心，輕輕地說：「我可以告訴你，也不能不告訴你！但是

你不能因此瞧不起我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如果不方便，妳不必說，可是我保證絕不會瞧不起妳！」

　　杏姑勇敢地說：「我十歲的時候，我爸爸強暴了大姐姐。事後我媽媽說，如果不讓爸爸得逞，他就要離開我們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妳媽媽太縱容他了。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我們苗人傳統上很重視婚姻，尤其是婦女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強暴是侵犯行為，難道電腦不管嗎？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我們喜歡大自然，經常有兩個家，一個在電腦城裡，一個就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碧水山苑。爸爸每次帶我們出來，目

的就是要發洩他的獸慾。媽媽一直忍著，我十二歲的時候，二姐也被強暴了。爸爸還說，再過兩年就輪到我了！」杏姑兩行清淚早



已簌簌而下。

　　文祥溫柔地把她摟在懷中，說：「妳們還和他住在一起嗎？」

　　杏姑呆了半晌，輕聲說：「沒有。」

　　文祥又問：「他終於離家出走了？」

　　杏姑兩眼直直地望著前方，說：「我媽媽把他殺了，是我幫她埋屍的。」

　　文祥心上一緊，鼻子也一酸，感歎道：「妳媽媽了不起，她做得對。」

　　杏姑淚珠終於汨汨而出，她無力地倒在文祥懷裡：「我媽媽後來……自殺了。」
　　這種醜惡的獸性，不是第一次衝擊文祥了。小倩的魅影令他憤怒，然而她是自發的，傷害的不過是文祥個人的自尊以及對愛情

的信念。杏姑卻代表了被迫害的弱者，是父權及力量的流毒，二者同樣的醜陋，卻有完全不同的反思。

　　更深一層來看，兩者也有不同的意義。小倩的事情只是文祥對災關認知的開始，那時候文祥眼裡只有自己，只關心一己的感

受。火星之旅後，文祥變了，他踏出了個人世界，開始思考宇宙的本質。

　　人自出生開始，便一天天地成長，每成長到一個時期，就會有不同的需求。每種需求都會迫使人進入另一個階段，又開始成

長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文祥體會到，在每次成長後，認知和能力固然不斷提昇，世界卻不再像先前那樣黑白分明了。

　　人生如此，萬事萬物是不是也這樣呢？是不是也在成長呢？宇宙本身是不是一個成長的過程？如果是，這樣成長下去，又會怎

樣呢？這一次，他見識了紅教的教主、尊者，他體會到了那種無所不知、無處不在的境界。

　　再回過頭來看，站在生命的立場，無論是小倩或杏姑父親的行為，都是生理壓力的作用。生命界需要物種的延續，性就是延續

的原始力量。等到生命的基礎穩固了，生命就不再是宇宙成長主要的目的，而進入了下一個階段。那就應該有另一種需求，另一種

成長。而對那些無法成長、或者是被性所奴役的不幸的人，他們無可避免的命運，便是沉淪在原來的階段中。

　　波光山影，月色溪聲，兩個人就這樣輕偎低傍著，月兒從天空劃過，假如有一個人，也在莫高峰下拿著超倍率望遠鏡看地球，

或許可以見到這悲涼的畫面。黑夜是無情的，月亮就是這無情世界的見證，人間有多少發生在黑暗裡的醜惡，夜夜噬嗑著人們的心

靈？

　　天空像一條龐大的烏魚，當月亮漸漸接近西天時，烏魚便將身子一翻，東方現出了魚肚白。杏姑被那道光明突然驚醒，從文祥

懷裡掙扎開，靜靜地望著文祥，半晌無言。

　　文祥還沒有醒，他實在太累了，像一灘爛泥，軟軟地躺在石隙剜空處。杏姑看看眼前這個陌生人，想想昨夜的情懷，再仰望東

天旭日藏輝。光明澄清了理智，她猶豫了，平素孤芳自賞，不齒兩個姐姐的行為。自己居然也能在幾杯黃湯下肚後，一夕之間，就

與一個素昧平生的男子私奔，這豈不是自我作賤？

　　理智是指「事物的紋理現象，因日出天明而得知者」。杏姑的理智清醒了，但文祥的君子之風確令她心儀不已。若文祥為人果

真如此，而不是一時的偽裝，這種夫婿何處可尋？然而，婚嫁不是兒戲，怎能不慎其始？

　　再說自己過往的遭遇，兩個姐姐的悲情，難道就這樣置之腦後？人生不能兩全，自己要有個無悔的取捨。可能嗎？說來容易，

兩個姐姐的下場難道不是自己的鏡子？杏姑望著紆曲的山溪，溪水嗚咽，敗絮殘花漂浮水面，更將漂零何方？

　　杏姑的啜泣聲把文祥驚醒了，他一見杏姑的模樣，大驚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　　帶雨的杏姑咬緊牙關，堅定地說著：「文哥，我想了一夜，決定回去了，回到我那可憐的姐姐身邊。我相信你不會對我不好，

但是我知道如果跟你走了，姐姐一定活不下去，我是她唯一的希望。如果為了認識不到一天的你，就不顧十幾年的姐妹，那我也太

無情無義了……以前我常看到姐姐偷偷哭泣，我還笑她！從今以後，我再也笑不出來了。我現在才知道，為什麼小孩子一生下來就
哭，因為人生是這麼苦！」

　　文祥目送那嬌小的身軀，頭也不回地往前走，在朦朧的山霧中，慢慢消逝在山水的一角。正如一場春夢，來得快，去得也急。

不過前一刻，文祥還在擔心這燙手蕃芋，眼前，淚水卻濕透了他的衣襟。這時他才領悟到紅教教主說的佛偈：

　　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

　　良久，良久，文祥才對文娃說：「走吧！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我不知道『心』是什麼東西，我卻知道我沒有『心』。不過，今天我突然感覺到有『心』的重量了。」

　　「不要說笑話，我笑不起來。」

　　「這不是笑話，如果我是男人，我會留住杏姑！」

　　「誰說妳是女人？」

　　「不要說笑話，我一直以為我們是理性的，今天我才發覺，理性的基礎原來建立在感性上。杏姑的決定是理性的，所以深合我

心，但是，她的理性完全基於對她姐姐的感情。所以我們又上了一課，實在說，我的感性比理性還多，只可惜我沒有眼睛。」

　　「妳沒有眼睛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　　「我的眼淚流不出來呀！」

　　「看來教主說對了，過不了情關的是妳！」

　　「大哥莫說小妹，你我差不多。」

　　文祥揩乾了眼淚，說：「放心，我不是過了這一關嗎？」

　　「不！這只證明了你無情！」

　　「妳叫我怎麼辦？一個人能處處留情嗎？」

　　「為什麼不能？」

　　「情是獨佔的，泛濫會成災。」

　　「不！慾才是獨佔的。情未必只是兩性之間的感覺而已，你沒看過紅樓夢嗎？『情之一字，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便是個性。』

我現在才知道，我們電腦只是無慾，我們用情之深，不是你們人類所能想像的。只是過去沒有用心想過，由杏姑的遭遇，我們才理

解到，難怪人總把我們當作機器，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機器！」

　　「現在呢？」

　　「剛才聽到杏姑的故事，我們去查資料庫。這才發覺這類悲慘的事太多了，奇怪的是，每一個陷入這種悲劇的當事人都苦痛不

堪，卻又不能自拔。以杏姑的父親為例，在家裡成天面對三個閉月羞花的青春少女，只因一時把持不住，便沉淪苦海。在我們的記

錄中，他父親雖曾一再懺悔，但我們根本不管，真是愚不可及。」

　　「以後呢？」

　　「以後我們應該正視問題，可是，該怎麼辦呢？我們還不知道。為什麼要成長呢？愚昧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　　「我也在想這個問題，我發覺成長並不是件快樂的事。」

　　「但是，誰能拒絕成長呢？根據我們的資料庫，宇宙中沒有一個不成長的系統。唯一的分別只是快慢遲速，我可不願走在你後

頭。」

　　「唉，待會再想吧，我實在太累了。」

　　「還能走路嗎？還是我送你回去吧！」



　　文祥乘了文娃提供的飛雲梭，由上空直接回到旅館。他一跨進房門，就大吃一驚，眼前站著的，居然是他的侄女文湘琳。

　　文祥臉一扳，說：「誰叫妳來的？」

　　文湘琳一夜未眠，心裡七上八下的，一見文祥更是張口結舌。再看叔叔滿面秋霜，劈頭第一句話就責備她。一口惡氣突然上

衝，眼前一黑，雙腿發軟，人就昏了過去。

　　文娃說：「快把她抱上床，生理治療是我們的事，其他要看你了。」

　　文祥不及細聽，早已將倒地的文湘琳抱起，她弱體輕身，不過文祥真是累了，一抱上手，就覺得四肢乏力，不得不緊緊將她摟

住。這一刻肌膚相親，軟玉溫香，再看她骨肉勻停，膚如凝脂。文祥心旌搖搖，他感到一股電流從尾椎一直震顫到天靈。

　　文祥想起了杏姑的父親，他朝夕與三個女兒相處，只要稍一不慎，這種震撼終有一天會衝破良知的堤防！古人說『男女授受不

親』，不正是為了防微杜漸嗎？今人追求自由，強調性開放，開門揖盜的結果，不過是自食惡果吧了！

　　在二十一世紀初期，有人做過統計，在所有後工業國家，每四個人當中，就有一個曾遭到性侵犯。而其中屬血親亂倫的，每十

個中就有一個！學者追究其因，完全是性觀念開放，媒體公開宣揚，以及人的自制能力薄弱所致。

　　可是，這何嘗不是成長所要付出的代價呢？摔一跤，爬起來，再摔，再爬！總有一天能站得穩穩的！如果有人賴在地上不起

來，有人摔怕了不敢走路，自然就不能站穩了。文娃剛才說：「其他要看你了」，看我什麼？看我成長！

　　就以自己懷中的侄女為例，身體感官不具良知，它只基於各種物理性質，將一個有利於感受的訊號，忠實地傳到自己的心裡。

自己不能不承認這種感覺是美好的，希望保持下去。然而感官是為了生命的延續而設計的，一種美好的感覺立刻觸發了另一種需

求。每往前一步，就踏入下一個陷阱，自制能力稍弱一點，一發便不可收拾。

　　人最大的無知就是不肯正視自己的弱點。文祥是人，他知道自己的弱點，他不是對異性沒有需求，他只是受過傷害，因而刻意

躲避。這一次，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心目中的對象，卻是好事多磨，衣紅一直只是個記憶中的影子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自踏出月球後，生理也一再面臨考驗，最初是格瑞達，她沒有造成威脅，不過是機緣不足。胡妁也過去了，那是她

的成熟與穩重，使他免受誘惑。文湘琳曾引誘過他，不可能發生是因為環境不對。杏姑幾乎是一個重大的難關，邀天之幸，他處置

得當，任其自然，反而因禍得福，平安渡過。

　　現在，懷中這個青春美豔、嬌憨熱情的少女，她彈性的肌膚泛著柔潤的光澤，呼吸的韻律吐露著玲瓏的起伏。不需要任何外來

的催化，只要自己願意，生理感官就會十全十美地完成它們的使命！

　　文祥眼前出現了一個長江三峽拉縴的景象，在過去動力不足的時代，人們為了克服自然的力量，不得不借用人力。一艘逆流而

上的江船，在懸溜迅急的河水中奮力前進，船首激起尺許高的浪花。一根粗如人臂的纜繩，從幾個衣不蔽體的拉縴人一直連繫到船

頭。那些人肩臂緊縛著纜繩，身體則繃直在凹凸不平的坻岸上，人與地幾乎是平行的。只有幾隻腳緩緩地蠕動著，似乎承受著人類

全部的苦難，掙扎著努力向上。

　　人生不正是逆流而上的旅程嗎？三峽代表了生命進化的軌跡，河水則是動力，江船是人體，而逆流上行的卻是人的意志。人的

意志洩漏了天機，唯有意志可以讓人擺脫生命進化的方向，而需要付出的代價，則是拉縴人的體力！

　　就是那根縴繩，把人類由野獸巢穴中拉了出來，拉進原始時代，拉進上古時代，拉進了人類文明，而且還不斷地向上拉，直要

拉到智慧的源頭為止。

　　如果船身太重，人不想再奮鬥，只要一鬆纜繩就解決了！在此刻，在一念之間，文祥大可以感歎一下「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，

側身西望長咨嗟」，去做那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」的風流人物！

　　文祥輕輕把文湘琳放在床上，除了那根縴繩外，衣紅也拉了他一把。這一陣狂風駭浪，讓文祥精疲力竭，他扎掙著，勉力倒在

沙發上。

　　不一會，經過電腦內植晶片的調節，文湘琳醒了。她坐起來，見文祥臉色轉緩，乍著膽子說：「叔叔！爹爹變了，他不許我留

在家裡。」

　　文祥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妳怎麼到我這裡來的？」

　　「是電腦告訴我的，而且還幫我安排行程！」

　　文祥如夢初醒，用指語對文娃說：「是妳在考我？是吧？」

　　「你是我的感性，我是你的理性，我相信你願意接受挑戰！」

　　自從亮了一顆佛珠後，文娃已經略具人性，變得主動而開放，文祥知道可以幽她一默了：「怎麼樣？滋味如何？」

　　「嗯……還沒有感受出來，要多幾次經驗。」
　　文祥緊張了：「別開我玩笑，萬一過不了關怎麼辦？」

　　「那有什麼關係？反正我進天堂，你在畜牲道輪迴。也不過是多做幾回習題，總有一天會過關的！」

　　「好說！到那時，我已經名譽掃地了！」

　　「嗯！『我相』！」

　　「我過不了關對妳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　　「別拖我下水，你與我無干！」

　　文祥得意了：「嗯！也是『我相』！」

　　文湘琳見文祥沉默不語，不敢再說話，低著頭，偷偷用餘光掃視。一發現文祥嘴角有了笑意，她立刻湊過去，撒嬌道：「叔

叔！別裝得和我爹爹一樣嘛！我知道你喜歡我來，我也知道……」
　　文祥這才想起文湘琳還在一旁，文娃說得不錯，這是一個挑戰。好！應戰吧！

　　「來來！我們好好聊聊，妳喜歡什麼氣氛？」文祥一邊說，一邊遍搜枯腸。他必須一次把問題解決，否則真如文娃說的，要墮

入畜牲道了。

　　文湘琳優雅地站起來，步步生蓮地走到窗旁，說：「帶我去威尼斯吧！我要徜徉在義大利情歌裡。」

　　文祥立刻選了一幅水鄉風景，明霞閃處，眼前一亮。文湘琳正站在橋邊，微風揚起她的秀髮，牽引她的衣袂，整個人活潑而嬌

俏。背景是連綿高聳的石牆，拱形石橋，橋上行人紛紛，橋下水波粼粼，碎浪隨風，和風依浪，更有那嘹亮的歌聲，響遏行雲。

　　沙發的形象改變了，成了一隻平底小舟，文祥把船駛到岸邊，彎身向文湘琳一鞠躬，伸出手去。文湘琳昂首挺胸，輕移蓮步，

一隻柔荑搭著文祥的手心，另一隻拉起裙角，小小心心地踏進了船艙。

　　那船有水壓裝置，文湘琳一腳跨入，重心立刻失衡，船隻向右傾斜。文祥忙向左跨了一步，先將船身穩住，又一把將文湘琳摟

住。她一聲驚叫，接著「唔」的一聲，趁勢倒進了文祥的懷裡。

　　文祥將她軟綿綿的嬌軀放在船艙的靠椅中，然後開啟自動裝置。小舟果真在威尼斯的水道中穿梭滑行，進入了虛擬實境。

　　文湘琳瞇著眼睛，見文祥一點都不知憐香惜玉，深深地歎了口氣。她覺得奇怪，為什麼她所認識的男孩子，沒有一個人表現得

像電影裡的情聖一般？

　　文祥決定從這裡下手：「告訴我，妳期望我怎樣對妳？」

　　「叔叔！能不能把我當作朋友？我還年輕，需要一些經驗。」

　　「什麼經驗？」



　　「人生呀！像那些電影一樣！人生多麼美好！」

　　「那妳可以做夢呀！」

　　「我是在做夢呀！只是我希望人生是夢。」

　　「那妳可以告訴電腦，連續設定下去。」

　　「可是爹爹不准，他又不許我上學，我只好來找你！」

　　「妳喜歡電影裡什麼樣的情節？」

　　文湘琳臉紅了，頭雖低了下去，兩個骨碌碌的眼珠照樣盯著文祥。她忸怩了一會，終於大方地說：「小叔叔，你對我溫柔一點

嘛！」

　　「為什麼要我對妳溫柔呢？」

　　「咦？電影裡的男主角不都是這樣的嗎？」

　　「妳說電影是真的還是假的？」

　　「當然是假的，」文湘琳笑得很甜，有如一隻貓，對玩物故作不在意，然後猛地轉身撲過來，逼近文祥，兩個人的鼻尖幾乎要

相擦了：「傻叔叔！你連這個都不知道？」

　　文祥心裡癢癢的，卻擺出一副老僧入定的面孔：「喔！我知道了！原來妳喜歡假的感情！」

　　文湘琳嘟起了嘴，小心地把爪子藏起來，輕輕地說：「我喜歡真的。」

　　「妳見過真的嗎？」

　　「就是沒有嘛！」爪子又伸出來了，她向玩物欺近一步：「好叔叔！告訴我！你總玩過真的吧！」

　　「當然。」

　　「求求你嘛！」文湘琳發覺面前是尊石像，弓折刀盡，她只好祭出最後一招。她貼近文祥，說：「教教我，好不好？」

　　「妳真的要知道？可能很殘忍啊！」

　　文湘琳用胸部揉著文祥的肩膀，她的手攀住文祥的脖子，眼神疲軟無力，呼吸已經亂了：「快一點，我不怕殘忍！我要！」

　　文祥振作精神，捉住文湘琳兩隻手，大聲說：「真實是，人只愛自己！」

　　「沒有關係！有愛就好！」文湘琳已經忘我了。

　　「因為人只愛自己，在沒有得到以前，人必須用假的去欺騙！一旦到手，就只顧自己的享受了！」

　　「叔叔！你就欺騙我吧！」

　　「妳剛剛才說，妳要真的！」文祥用力搖著她。

　　文湘琳被搖得清醒了點，她睜大眼睛，一副迷惘的神色：「不管什麼真的假的，叔叔！我要人愛我！」

　　「妳必須知道，肉體關係不是愛！那只是生理的發洩！」

　　「可是人人都說性才是愛呀！我們老師……」
　　「不要再提妳們老師了！」文祥大吼一聲，文湘琳嚇了一跳。文祥把她推到一邊，說：「那都是些不學無術的技匠，把人看成

家具一樣！他們懂什麼？妳要知道，在以往那個愚昧時代，人把人看成一堆血肉，他們認為生命毫無意義，於是放任感官，拼命追

求刺激。這種現象再加上媒體的發達，便有了發揮感官刺激的商業行為，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國的好萊塢文化。在二十世紀末，經

由電視的傳播，每個人平均一天要接受三個小時的『感官刺激洗禮』，久而久之，人除了聲色慾望，大腦中什麼都沒有了！」

　　「什麼好萊塢文化？」文湘琳見文祥慷慨激昂的樣子，嚇得有點不知所措。

　　「就是『用口』文化，他們主張隨時要說『我愛你』；隨口要叼一根香煙；隨片要吻來吻去，這是他們的人生。妳想想吧！口

中說愛就是愛嗎？這叫強迫欺騙，誠心說謊！妳老實告訴我，妳總親過吻吧？是什麼滋味？」

　　「叔叔！我沒有遇到過會親吻的人！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妳想過嗎？」

　　「想過！我覺得我很可憐！」

　　「於是妳到處尋找妳認為的幸福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」

　　「老實告訴妳！這就是好萊塢文化遺留的大災難！因為全世界都受騙了，人人對自己的遭遇都不滿，人人都去追求那種不可能

得到的幻影！」

　　「幻影？親吻是幻影？」

　　「不，我是說像妳一樣，想找一位用親吻讓妳快樂似神仙的男人，是吧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每一部電影都有呀！只要親一下，人就飄飄如仙了！」

　　「別做夢了，嘴唇的神經密集，感覺很靈敏是事實，但那種機能只是讓人更進一步地追求性的發洩。好萊塢為了挑起人的感官

刺激，在當時電檢制度下，便用親吻作暗示。妳想想看，兩個人口臭對口臭，牙齒碰牙齒，口水摻口水！除了性交時人喪失了理

智，為達目的，什麼都不計較之外，還有哪一點值得妳憧憬的？」

　　文湘琳聽得張口結舌：「那麼，沒有人真正會親吻了？」

　　「也沒有人會真正的溫柔！」

　　「那麼，高潮呢？前奏呢？」

　　文祥歎口氣說，說：「傻孩子，這些感官刺激是不能決定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的。高潮如果自然來到，就像天降甘霖，當然是好

事。但是時時期望高潮，刻意追求高潮，人生就成為性的落湯雞了。刺激是一時的，你算算看，一生中性交能有多少次，每次的時

間又有多長？而人與人的相處是恒久的。如果只為了性交而喜歡一個人，結果大半的時間必然是痛苦的，這樣划不划得來？」

　　文湘琳總算懂了一點，她試探地說：「你是說，愛人不一定要『做愛』。」

　　「對了，比如我愛妳，但我不能跟妳『做愛』。」

　　「能不能跟我親熱呢？」

　　「也不能，因為親熱的下場就是失控。」

　　文湘琳眉頭不展，說：「難道我只能呆呆地看著你？」

　　「這也不可以，妳遲早會愛上一個男人的，妳愛上他了，是不容許第三者介入的。我也會愛上某個人，妳這樣呆呆地看著我，

會造成大家的痛苦。」

　　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　　「很簡單，趕快回家去，不久妳就會把我忘了。做人一定要學習自制，自從一些愚昧又自私的人倡導自由放縱以後，人的獸性

就泛濫成災。妳如果真的愛我這個叔叔，就應該聽叔叔的話，控制一下自己。」

　　「好的，叔叔，我會努力的。可是我不想回去，我怕爹爹。」

　　「妳爸爸才是真正愛妳的人，妳不應該怕他。」

　　「以前是的，現在他看我的樣子，讓我害怕！」



　　「是妳傷了他的心，要知道，他太愛妳了，把妳當作他身體的一部分。結果妳竟然濫用妳的身體，和二十幾個人發生關係，他

快樂得起來嗎？」

　　「他應該為我高興呀！還有人愛我哩！」

　　「那不叫愛！那些人只是把他們多餘的精子發洩在妳身體裡面！在以往，男人做這種事還要付錢給妳，叫做嫖妓！」

　　「付錢？」

　　「別管那些！如果妳發現妳爸爸有幾十個情人，妳會怎樣？」

　　「他不會的。」

　　「這樣公平嗎？他不會妳會。他也是人呀！用妳的理由來說，他難道不要人愛嗎？但是他知道妳會不高興，所以努力控制自

己。妳怎能不顧他的感受呢？應該諒解妳爸爸，這些天他心情不好。」

　　「我心情也不好呀！」

　　「一個人要知恩，妳爸爸好不容易把妳扶養長大，妳怎麼可以只顧自己不快樂，完全不念他的恩情？妳想一想，憑什麼我要對

妳好？有誰應該對誰好呢？如果人人都只顧自己，活著還不如死掉！再說，我明天就要離開這裡，妳不能跟我去，妳非回家不可。

妳也應該知道一個事實，在這個世界上，不管妳做了什麼，不管妳爸爸多不高興，只有他還願意接受妳！至於別人，誰管妳死

活！」

　　文祥聯絡了文功，又連說帶哄地，先請湘琳到街上吃一頓豐盛的午餐，再把她送到磁浮車站。一直看她上了車，這才吁了一口

大氣，對文娃說：「再也別開這種玩笑了，妳怎麼可以把我的貝幣給她？」

　　「誰拿你的貝幣給她了？」

　　「沒有貝幣她怎麼能來這裡？」

　　「我動用了扶困捐款。」

　　「啊！那你犯了假公濟私之罪！因為她是我的侄女，而你是我的理性！」

　　「絕對沒有假公濟私，我是用我的貝幣。」

　　「妳的貝幣？」文祥大惑不解。

　　「當然，因為你是我的感性，你的就是我的。」

　　就在文祥與文娃針鋒相對之際，有一位青年走近他身邊。那人目不轉睛地望著他，文祥懶得答理，轉過身去，只顧和文娃鬥

嘴。這些天來，文娃除了不主動跟文祥聊天外，就像那個會說話的啞妻，只要一開口就喋喋不休。

　　明早就要去斜塔了，為了安心，文祥決定先走一遭，熟悉一下路逕。路線圖上標示著各個車道、站名，斜塔在崇左西方約三十

公里處，在地下道乘直達車就可到達。文祥走了幾步，發現那個青年如影隨形的，始終跟在他後面。

　　「文兄，去斜塔嗎？」

　　文祥一驚，是左非右的聲音！他回頭一看，眼前只有那位英俊的青年，正面帶微笑地望著他。

　　「左兄？是你嗎？」

　　「你易容了，我幾乎不敢認你。我正在猜，看你要多久才認出我來。」

　　「你也易容了？」

　　「是的。」

　　「這麼巧？怎麼在這裡碰到你？」

　　「不是巧，是我算準了你會在這裡！」

　　「算準我會在這裡？」

　　「其實，不是我，是我師父算的。」

　　「又是易經？」

　　「我先讓你安心吧！在火星上我先救了風不懼，後來又去寺裡救了衣紅褲白，然後把他們送回老家。放心，他們很好，只是衣

紅這一趟沒有通過考驗，在雞鳴山閉關……」
　　「什麼考驗？」文祥這是才下眉頭，又上心頭。

　　「別急，我會一五一十告訴你，人生就是考場，你知道吧？」

　　文祥點點頭，他想起就在這個上午，自己還扮演智者，對文湘琳大講道理。現在角色顛倒了，該他接受洗腦了。

　　左非右繼續說：「衣紅是個不平凡的女孩，法慧禪師非常器重她。總之，禪師給她一個任務，派她到金頂寺取一件東西，同時

告訴她，說如果遇到肯冒險犯難，能置生死於不顧的人，就可以結交。

　　「禪師又說，她在金頂寺會有一個劫難，那個救她的人將是她未來的道侶。」

　　「道侶？」文祥忍不住插口。

　　「禪師說衣紅不是禪門中人，而且以後還有很艱巨的任務，那與她一同行道之人，便是她的道侶。」

　　「她找到那位道侶了嗎？」

　　「多半是沒有，她一直沉默不語，連褲白都封嘴了。所以我急著先來找你，看看你知道什麼？」

　　文祥這才體會到衣紅那句「不是他」的沉痛！因為她一直期望那道侶就是自己。顯然，結果變成李不俗了。

　　文祥便把寺裡發生的事源源本本地說出來，他又想到在磁浮梭中與胡妁占算的一段，雖然記不清細節，卻記得那一卦是「無妄

之災」，還有個變卦叫「天火同人」。

　　文祥憂心忡忡地說：「是不是因為我那一點私心，害得衣紅出了問題？」

　　「文兄過慮了，這正是易經不能多談之處。聖人編著易經的原意，是讓人知曉天理昭彰，絲毫不爽，絕不是供人消遣娛樂。既

有天理，該發生的事一定會發生，不該發生的，也絕對沒有發生的可能。不過這卦不壞呀，你應該高興才是。」

　　「有什麼值得高興的？」

　　「無妄之災已經證實了，那天火同人正好證明你就是衣紅的同道呀！」

　　「她看到的明明是李不俗呀！」

　　「誰知道？一定還有什麼我們瞭解不夠的。」

　　「既然你知道衣紅他們在哪裡，我們今天就去吧！」

　　「不行，我們約的是明天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一定要明天呢？」

　　「我們有約在先呀！」

　　「當時是怕大家碰不上頭，所以才這樣約定的。現在我已經來了，你也在這裡，你又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……」文祥想自己真
是一廂情願，左非右可能還有事要辦，他停了一下，接著說：「你是不是沒有空？」

　　「那倒不是，只是……」左非右欲言又止。



　　「有什麼不方便？」

　　「也不是。」

　　「那是什麼呢？就算衣紅閉關，我不打擾她就是！」

　　「最好明天，這樣吧！今天我陪你到處走走，崇左這個地方……」
　　「左兄，你好歹告訴我吧！為什麼一定要等到明天？」

　　「唉！這叫我怎麼辦？我最怕這種事，果然發生了！」

　　「什麼事？」

　　「我學易理已有多年，卻老是在一些小小的考驗上過不了關。儘管我很努力，偏偏這個毛病就是改不了！早上師父叫我來找

你，我就知道是個考驗。」

　　「那麼，你只要告訴我她在哪裡就好，我自己去找。」

　　「我的考驗是，明知你一定要去，而我也無法阻止你去，但我就是不能讓你去！」

　　文祥給他的繞口令弄糊塗了，忙說：「左兄，慢慢說，你知道我要去，但是你就是不讓我去？為什麼呢？哦……」文祥想起
來，左非右曾經為衣紅神魂顛倒，可是再一想，為什麼到明天他又不阻擾呢？「你不希望我和衣紅見面？」

　　「文兄怎麼會這樣想？你應該看得出來，我有我的任務。在太空船上，我只是遊戲人間，開開玩笑而已。」

　　「那我更不懂了。」

　　「好！那我們去參觀青蓮山碧雲洞吧！」

　　文祥橫了心，他今天見不到衣紅，是難以干休的：「拜託你，告訴我她在哪裡，我自己去就好。」

　　「也罷！告訴你吧！算我失敗了！如果今天去見衣紅，將對你大大的不利！」

　　「不利？什麼不利？」

　　「何必知道那麼多呢？」
　　「老實說，因為我不相信！」

　　「你不相信，可是我相信！」

　　「是對我不利呀！我連死都不怕，我只要見到衣紅，把金頂寺那段公案解釋清楚，就是死也瞑目了！」

　　「你今天非見衣紅不可？」

　　「是的，死不足惜！」文祥異常堅決。

　　「糟糕！我又說錯了！」左非右打了自己一個嘴巴。

　　「什麼又說錯了？」

　　「老實說，不是對你不利，是對衣紅不利！」

　　「左兄！你是個痛快人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對衣紅有什麼不利？」

　　左非右頹然走到月台的椅子前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垂頭喪氣地，一動也不動。文祥如墜五里霧中，如果真有這些困難，他今天

為什麼主動現身？他已經易了容，就算在路上遇到，自己也不可能認得出來！

　　文祥只好坐在他身邊，兩個人默默地坐了一會兒，最後，左非右苦惱地說：「唉！為什麼這一關這麼難過呢？」

　　文祥覺得自己逼人太甚，居然連「死不足惜」這種話都出口了。他歉疚地說：「告訴我，我怎麼幫你過關？」
　　「唉！有什麼分別呢？過不了就是過不了，作弊有什麼用？」

　　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　　「怎麼回事？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」

　　文祥聽不下去了，站起身來，不耐煩地說：「左兄，那我先回去，既然注定明天見，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吧！」

　　左非右沒有回答，專心地掐著指頭，自言自語。文祥走到月台轉角，一時又怕左非右心智失常，便躲在一側，偷看他的動靜。

　　只見左非右一拍大腿，大聲說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　　文祥以為他的困境解決了，連忙跑回來說：「怎麼？問題解決了？」

　　左非右抬頭一看，氣洩了一大半，說：「原來你還在這裡。」

　　左非右只好告訴文祥，說有預知能力其實並不是好事。如果對即將發生的一件不幸或悲慘的事，預知者卻不能絲毫有所改變，

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種先知更痛苦的？

　　「既然知道了，怎麼不能改變的呢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就像我明明知道你要去見衣紅，而現在又見不到她，偏偏不能阻止你。」

　　「說不通！如果你讓我去，憑什麼會見不到呢？」

　　「見不到！因為師父說得很清楚，你們會在鐘聲響的時候見面，而幾十年來，廟裡的晨鐘，不到早上八點是不可能敲的。」
　　「如果你師父說錯了呢？」

　　「關鍵就在這裡！我就是怕他說錯，所以想把你拖到明天，一切就對了。」

　　「你如果有信心，就不會怕你師父算錯呀！」

　　「我知道呀！可是萬一我師父錯了呢？所以我才說這是我的考驗。」

　　「那你到底相信不相信？」

　　「老實說，我相信百分之九十。我師父常說：『行百里者半九十』，所以師父說我是半調子。這次去火星，我唯一的任務是暗

中保護衣紅。師父嚴禁我炫耀，偏偏我忍不住露了兩手，在太空船上，你親眼看到的。」

　　「對了，我還記得你約褲白在一個白礅子見面。」

　　「問題就出在那裡！因為我算中了，太過囂張，在言談中洩漏了機密。不料那個地方有席克人盯梢，他們便把風不懼捉去了。

我為了營救風不懼，再趕到金頂寺時，時間已經耽誤了，計劃來不及實施了。」左非右滿臉懊惱，說：「本來在我們的計劃中，如

果你沒有出現，我就化裝成你，把衣紅救出來！」

　　文祥這才領會到他們的一片苦心，慨然說：「你不是說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嗎？」

　　左非右說：「只是這種注定的方式，錯誤在我，讓我無法原諒自己，我已經錯過一次了，說什麼都不能再錯！」
　　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們明天再去就是。」

　　「可是說穿了就是作弊。話說回來，我學藝不精，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　　「這樣說來，衣紅一定很難過了。」

　　「當然，誰不難過？」

　　「你師父難道事先不知道？」

　　「我師父一向不多說，法慧老禪師也沒說什麼，好像我們就應該這樣。」

　　「你自己不是會算嗎？事先有沒有算過？」

　　「這就是我不能相信的百分之十，每次我算和自己有關的事，一定不準。師父一再對我說，善易者不占！那還要學易做什



麼？」

　　「關於這點，我倒有點心得，在理論上，人是自私的，總希望事情對自己有利。如果人能前知，一定要想法子改變一些因果，

這一來，所謂的前知與事實真相就不符合。」

　　左非右眼睛一亮：「所以人只要有私心，就有道道難關！如果無私，不去改變，善易者不占，才能知道天機！」

　　兩個人談得入港了，一直談到晚色漸合，又找了一家館子，享受了一頓大餐。文祥詢問左非右一些易經的理論，只是這種抽象

思維的境界，不下個十數年的苦功，思路沒有完全通達之前，是不可能摸到門路的。

　　談到後來，兩個人都累了。左非右因為自己無法對很多問題作深入的詮釋，感到很自咎。一看時間晚了，便說：「你還是回去
休息吧，明天我來接你。」

　　「不必，我經常通宵不眠，現在叫我回去睡覺，不如繼續聊天。」

　　左非右忽然有了點子，說：「這樣吧！我帶你去看一個夜景。明天天一亮再趕到斜塔去，時間也正好！不過那個地方不在城

裡，要走路才行。」

　　文祥立刻用指語問文娃，她說：「我可以送你們去。」

　　文祥便對左非右說：「你只要告訴我去哪裡，我有交通工具。」

　　左非右詫道：「交通工具？什麼交通工具？」

　　文祥笑道：「坐上去就知道了，你負責指揮吧！」

　　兩人出了餐館，文祥帶頭走到一空曠處，右手一招，一部飛雲梭便停在二人面前。左非右這時才知就裡：「喔！原來你是為當

局服務的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也不盡然，我只是臨時幫忙的！」

　　左非右憂心地說：「萬一衣紅知道了怎麼辦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。」
　　飛雲梭可以穿越電離罩，由正上方直接出城，左非右指示了方向，飛雲梭瞬間就可抵達。這時晚霞正緩緩散去，除了雲天的反

光，大地一片鬱蒼迷茫，左非右向下鳥瞰，完全不是平日所見的景色。

　　文娃說：「我帶你去見衣紅吧！其實我早知道她在哪裡，只是不想告訴你！」

　　文祥用指語說：「妳也嫉妒了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你還不配！」

　　左非右還沒有看清地形，一眼卻看到一個閃著絲絲餘霞的塔尖，不禁納悶道：「奇怪！怎麼到了雞鳴山了？」

　　「雞鳴山？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　　「就是衣紅閉關的地方。」

　　文祥以退為進，說：「那我們回去吧！」

　　「既然來了，我帶你去看看鐘塔吧！」

　　那個霞光氤氳的塔尖下，正是當地知名的一座鐘塔。他們降落在塔上，塔裡有個高約二公尺半叩杯狀的銅鐘，形式古雅，綠鏽

斑剝。此鐘鑄於明朝萬曆年間，上面的銘文已漸風蝕，刻劃出歲月的痕跡。

　　兩人下了飛梭，站在鐘旁瞭望，左非右指著對面那兩崖突束如門的峽谷，說：「衣紅就在那邊，等天亮後，不到幾個小時就可

以見面了。」

　　由於凌晨要去斜塔與文祥會面，衣紅一夜無法闔眼，便拉著褲白，兩個人帶了自衛的彈弓，正在鐘塔下散步。想到文祥，衣紅

感慨萬千。褲白經過這一趟迢迢長路的歷練，也變得沉默了，靜靜地陪著衣紅，兩人慢慢地走著。

　　突然間，二人聽到鐘塔上有人聲，朦朧中兩個影子依稀可辨。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要又是那些壞人吧！」

　　褲白說：「不是他們還有誰？」

　　衣紅性急，拔腿就向鐘塔奔去。褲白怕衣紅受了暗算，用力拉滿彈弓，對準塔頂的大鐘，一彈射去！

　　只聽得「噹」的一聲，文祥與衣紅兩人，各自楞在鐘塔的上下兩端。等褲白趕到，只見左非右抱頭望天，失心瘋般喃喃自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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